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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观察

源自真实的电影，用力脚踏实地
———中国电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新叙事策略 金 涛

从刚刚过去的国庆档电影市场趋向来看，

观众对真实事件的兴趣似乎越来越高了。从
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到去年的《红海
行动》和《我不是药神》，直至今年的《烈火英
雄》《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国》，

根植现实、取材生活、还原历史，已经成为中国
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一种新的叙事策略。

不同于以往单纯完成任务式的重大题材
创作， 在政策环境和市场规律的双轮驱动下，

当下中国银幕对真实题材的把握更多体现出
自觉、专业和高效。给人印象深的有三点：一是
反应速度。把历史事件改编成电影并搬上银幕
速度很快，《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等新片从创
意筹划、拍摄制作到全片完成，只有短短十多
个月。二是类型广度。从军事、科幻到灾难，从
登山、消防到航空，所涉领域以往国产片均鲜
有踏足，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电影类型化创作空
间。三是制作高度。香港导演、内地制片和海外
特效技术的三者结合， 呈现出较高的成片品
质，尤其在表现灾难场面的视觉特效和真人实
景拍摄方面，似乎已不输好莱坞。

整体上看，这些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影用
力脚踏实地，一扫浮躁之风，再现久违的银幕
现实主义。从《烈火英雄》《攀登者》到《中国机
长》， 无论是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演绎、纪
实美学的传统回归， 还是类型电影的创新制
作，都有不少突破，带来了良好口碑和票房。

当然，成品并不代表精品，这些影片在内容题
材的挖掘、 类型叙事的表达以及英雄主题的
演绎方面，尚有不少提升空间。笔者认为，历
史真实事件的影像表达， 关键在于处理好三
对关系：即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的取舍、行业
题材和故事类型的区分、 叙事逻辑和抒情张
力的平衡。

“一个人，一个故事和一个年代。”电影《我
和我的祖国》的策划理念是“吾国吾民”，七位
不同风格的导演选取七个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
历史瞬间，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这种借鉴国际电
影节大师短片集锦的做法并不新鲜， 但非常契
合国庆档的主题演绎。 它的出新在于颠覆了以
往献礼片明星走秀的“晚会式”套路，隐喻着创
作视角的一个重要变化： 由以演员为中心变为
以导演为中心， 以宏大叙事的大片模式变为短
视频创作的短片模式， 以重大事件还原的纪实
风格渐变为“大事件+小人物”的虚实结合。

虚实问题， 是纪实电影表达的首要问题。

实际上，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多
种不同的取材视角。

于重大历史现场中拆解个体生命体验。

《我和我的祖国》 是一部讨巧、 合时和炫技之
作，它较好地处理了焦点和景深。用开国大典、

原子弹研发、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

航天与扶贫和阅兵检阅七个片段为底色，勾
勒以重大事件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历史语
境，然后，组织各路人马对这些“核心现场”进
行有趣拆解，通过抢险、离散、奇遇和救赎等
一系列讲故事技巧， 描摹出一组组鲜活生动
的小人物，牵引观众走入全民记忆。全片真正
的对焦在于唤醒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怀旧，

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带
面，把历史闪回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
过程与人生经验。

于再现历史事件过程中重新建构主流价
值。《攀登者》 是一部具备史诗性构建的电影，

面对冰封的历史，它采取了写实和写意相结合
的手法，使主题呈现出复杂多义的意涵。影片
取材于 1960 年和 1975 年中国登山队两次攀
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真实事件，并通过
艺术性的演绎为观众展现攀登过程中的三层
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光荣和梦想”，表现对“中

国人的山要中国人去登”的致敬；第二个台
阶是“信仰和传承”，表现对“每一代人的使
命都高于一切”的攀登精神的纪念；第三个
台阶则是“尽职和取义”，表现对“山，在那
里”的职业操守的敬畏，从伦理角度探讨“要
摄影机，还是要命”的两难抉择，进而叩问牺
牲的价值。显然，《攀登者》并不满足于简单
还原历史，而是将个人命运置于蜿蜒曲折的
历史进程中，探寻攀登的终极意义和个人主
体意识的觉醒。

于定格的历史瞬间中全景回溯事件过
程。《中国机长》取材于 2018年 5月 14日川
航 3U8633经历的一段生死旅程， 中国机长
成功处置飞机风档玻璃脱落的危机，创造了
全机 119 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幸存的世
界民航史奇迹。 这个题材固然千载难逢，奈
何观众具有全知视角， 要让人们猜得到结
局，猜不出过程，影片需要解决的是密闭空
间内的紧张感、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和角色人
物的动作线。 编导采取了全程写实手法，遵
循类型片的叙事模式，表现空中历险的惊心
动魄，对历史事件进行还原。而取材于 2010

年“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的电影《烈
火英雄》，视角选取如出一辙。

应该说，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是纪实电
影的一把双刃剑。纪录片《大三儿》的导演佟
晟嘉坦言：最大的困境是选择。真实和虚构是
“事实的部分”和“部分的事实”构成的对立
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纪录片和剧
情片的杂糅，对电影创作带来诸多挑战。

第一，尊重历史逻辑。真实性是构筑所
有文本的基石，这些真实事件本身就已经具
备了一部优秀电影剧本所应该具备的一切
要素。好莱坞深谙此道，很多商业电影都取
材于真人真事。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第二，

遵从戏剧逻辑。戏剧化是串联故事的纽带，

合理艺术虚构是点睛手段，在“日常”和“宏
大”之间要落实对接端口，“大国”和“小家”

之间要找到情感链接。第三，懂得取舍。香
港导演北上带来了商业操作经验， 但也存
在着一定的文化隔膜， 历史语境不仅指向
核心史实的准确，还包含顺应不同的时代语

言、地域特征和人物思维方式，对此要剪裁增
补，运用合理。总体原则是基于真实，服从艺
术，还原现实。

以当下眼光穿越时代迷雾，重建虚构叙事
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这是一次艰难的致敬，既
不能脱离和割裂， 也不能囿于复刻和还原。无
论借助何种形式和技巧， 有一点最为核心，那
就是创作者面对历史所持的叙事态度。真实发
生的历史事件一旦进入银幕，就变成了被建构
的“历史”。从这点上说，创作者要敬畏职责。

当下，中国电影进步的一大标志是类型片
走向成熟，如《红海行动》之于军事，《流浪地
球》之于科幻，《哪吒之魔童降世》之于成人动
画，《烈火英雄》《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分别拓
展了全新的电影类型：事故灾难、体育探险和
空难抢险，把消防、登山和航空这些特殊行业
搬上银幕。

当下，观众生活在浩瀚资讯中，不太满足
于单向度的灌输， 不太满足于大团圆的结局，

不太满足于扁平化的塑造，他们对电影讲好故
事有更高层次的需求。 高品质的类型电影问
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商业电影制作规
律的认识。

题材和类型。 人们对传统电影的认知中，

比较重视题材，不太擅长类型，甚至把两个概
念混淆。以《烈火英雄》为例，消防只是题材，灾
难才是类型。题材包含行业要求，类型涉及故
事规则。前者源自革命文学传统，是一个文本
概念；后者来自商业电影语汇，是一个运作体
系。题材最忌雷同，越抄越乏味；类型不怕重
复，越拍越丰富。近年来，海陆空警都推出了代
表性的大电影《红海行动》《战狼》《空天猎》《湄
公河行动》，市场追逐、效仿的更多是同类题材
或创意， 并不完全等同于类型片。《中国机长》

《攀登者》的出现带来了重要启示：类型比题材
更为重要， 它反映了中国电影对专业制作人、

电影分级制度等一系列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

要求。对电影文本价值的
判断不仅仅只是题材和
明星，更重要的是对类型
的深度挖掘。

实拍和特效。随着电
影工业加速向数码化转
型，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
进入特效影棚，演员也开
始习惯绿幕表演，但这终
究无法取代实景实拍的
震撼力。 值得一提的是，

国庆档前后的几部大片
都选择了真实表演。《烈
火英雄》为再现当年新港
油罐区火灾，在拍摄现场
以 1 1 的比例实景搭建
了港口油罐区，所有演员
无替身进入火场演出，画
面极富冲击力。《中国机
长》 按 1 1 比例定制了
飞机客舱， 拆成三节，用
最新的硬、软件组合制作
了 3 个用电脑操控的运
动平台，让机舱可控地颠
簸、倾斜、滚动，得以实现
电影里驾驶舱、客舱里的
真实质感和动态。《攀登
者》选择青海岗什卡雪峰
进行了集中极寒训练，每
位主演都背负 17 公斤的
登山装备，在倾斜度六七
十度的雪山学习攀登并
实地拍摄。实拍不仅是对

灾难场景和抢险过程的全方位展示，更能激发
演员塑造真实可感的人物，事实证明，即便在
数码特效一统江湖的今天，它依然有着不可替
代的价值。

专业和程式。 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电影，其成功取决于两个维度。一是从题材的
行业属性出发， 观众苛求细节的专业性。例
如，《中国机长》还原危机的同时，再现了一幅
航空业运作全景图， 不仅包括从跑道检查、加
油加水、保洁备餐、货运分配、安检驱鸟到机组
航前检查等一系列严谨工作流程，还包含对飞
机本身的性能规格、高原飞行状况、航空公司
运行、机场管理、空域调度等一整套复杂的后
台管理体系的呈现，《烈火英雄》和《攀登者》

同样对消防和登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所展
示。一是从类型的戏剧功能出发，要求故事程
式化。灾难片遵循“危机-拯救”叙事模式，追
求“大起大落”的人物设计，痴迷“最后一分钟
营救”的悬念节奏，惯用“平行蒙太奇”的镜头
剪辑，为此，《攀登者》增加了雪崩、暴风和冰裂
缝等险情，设置了“搭人链、挂铁梯”的桥段。

《中国机长》增加了真实事件中不存在的“雷暴
云”险情。这些精心设计的灾难奇观，虽为虚
构，却符合类型叙事逻辑。专业性和程式化是
类型片的两条腿，特定人物的行为处理一旦违
背专业性原则，就会感觉“失真”，故事情节的
发展演进一旦不按程式套路走，就会导致“失
焦”，这是我们理解类型片的两把钥匙。

对当下的中国电影而言，题材日渐丰富，类
型还略显单一。例如，航空题材是国外类型片常
客，客舱是天然的室内剧场景，可拍成灾难抢险
片，刻画英雄；可拍成密室悬疑片，窥探人性；亦
可拍成孤岛求生片，叩问内心。而我们对此的演
绎尚停留在热血煽情、泪点歌颂层面。技术可以
改变和丰富电影的表现形式， 讲故事的章法依
然是核心能力，为此，有理由更敬畏专业。

把真实事件搬上银幕，最难还原的不是火

龙，不是雪崩，而是人。大部分经历过生死的英
雄，都平平淡淡，而电影要把故事说好，要靠类
型吸引观众，靠画面震撼观众，最终，还是靠人
物感动观众。《我和我的祖国》塑造了“小人物”

的平民英雄，《烈火英雄》《攀登者》和《中国机
长》塑造了各个行业中的职业英雄，这些英雄
的真实原型的共同特征是“沉默的大多数”。如
果不是《攀登者》，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登山队
曾经两次登峰的故事。真人真事，尤其是记录
历史的电影， 其价值表达不仅在于还原事件，

还要复刻人物。中国电影的英雄叙事自有其一
套内在价值和逻辑。

如何深沉表达家和国。 家国情怀是中国
式英雄叙事的内核，如同《流浪地球》中“带着
地球一起走”的隐喻一样，《我和我的祖国》中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片段：《夺冠》 中小
男孩冬冬在中国女排夺冠后， 涕泪横流的那
一句“爸，咱家天线太烂了”；《白昼流星》中深
沉的旁白“要是有一天，人们能在白昼里看到
夜晚的流星的时候， 这片穷土才会被改变”。

这些台词背后所隐藏的人文密码， 瞬间可以
打动国人， 这里寄托着我们最深沉的记忆和
情感。这些感情并不是空泛的，它要么来自生
活中的日常体验，细微而真切，要么来自内心
世界的坚定信念，浪漫又含蓄。这是从经过艺
术加工的细节中， 我们读出的家国———它不
只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也是印在路上的浅浅
一道辙。

如何定位集体和个人。中国式的英雄主义
是立足于更多协作基础之上的集体英雄主义，

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表达并不符合东方价值观，

国庆档票房飘红，但并没有出现一个“超级英
雄”。《烈火英雄》侧重于表现消防员群体，江立
伟、马伟国和徐小斌分别率先锋、特勤和远程
供水三支救灾队伍在救灾时团队合作。《攀登
者》也是多线平行叙事，突击队、大本营和气象
组三个团队并肩作战，紧密配合，刻画了以曲
松林、 方五洲和徐缨为代表的登山英雄群像。

最有意味的是《中国机长》，编导采取一种暧昧
的策略，全片人物散点透视，事件全景呈现，主
角其实是整个川航英雄机组，表现基于集体智
慧基础之上的英勇。囿于剧本容量，群戏设计
和主要人物塑造经常会发生冲突，一定程度上
会削弱人物的感染力， 这两方面如何平衡，依
然是编导们要面对的挑战。

如何平衡叙事和抒情。在我们记忆中，塑
造伟岸的英雄形象，总是离不开儿女情长。中
国电影的英雄叙事结构几乎可以总结成套
路：通常以某次危机事件开局，出完片头后，

再通过日常化的情景展开故事， 其中会针对
两到三名主人公以亲情、 友情和爱情的并线
切入或切回，并围绕核心救援主线平行叙事。

这是很符合中国人审美传统的英雄观， 所谓
“铁骨柔情”，只要是英雄，必然有家国情怀的
大爱大义。所以，《中国机长》中的英雄机长，

一定要赶回家中和女儿庆生， 故事才圆满；

《烈火英雄》中的硬汉队长，面对火情逼近的
绝境，一定会拿出手机，挨个拍下每个消防队
员和家人告别的特写；《攀登者》 更是精心设
计了另一座山， 横亘在队长方五洲和气象学
家徐缨之间， 英雄要攀登的山， 被赋予了自
然、兄弟和爱人多重人格，角色身上背负了十
足的情感张力。

我们看到，叙事和抒情常是灾难现场的一
对“难兄难弟”，如若处理不当，在分秒必争的
抢险高潮段落，抒情段落的插入，会延宕叙事
节奏，破坏连贯性和紧迫感；如遭遇主要人物
牺牲，更会在背景音乐和慢镜头所烘托渲染的
画面中，让观众嗅到刻意的煽情味道。真实事
件中确有无数牺牲，但是，电影的英雄叙事不
能总是拘泥于表现悲情，英雄也不总是和绝境
联系在一起，真正震撼观众的不是泪，而是我
们所面对的未知。 英雄主义也不是肉身和口
号，而像燃烧的港湾、失速的航班、暴烈的雪
峰，包含着对生命的深深敬畏。

纪实性：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

 攀登路上，艰难曲折都可成向上的力量 谈 洁

《攀登者》的上映不仅填补了国内电影类型
上的空白， 而且寓意明确地提供了一个中国精
神的注脚。在电影国家理论的视野下，《攀登者》

可以视作讲好中国故事、 以中国人的视角讲故
事的一次电影创作新实践和新探索。 正如评论
所言，这样独特而重大的题材，本身就提供了创
作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
国风格的电影艺术大片的基础和可能。

在历史的各个时间节点上，“攀登”的意义
是多重的、深远的。站在当下，既是回望过去所
取得的成绩进行理性思索后的原因总结，也是
对未来前途命运富有勇气而又坚定自信的清
醒认识，既是对国家民族精神内核的提炼与把
握， 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追求的肯定与歌颂。

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民族奋斗的历史就是一
部攀登史。这部电影寄望在对攀登珠峰这一真
实中国故事的艺术表达中，读懂中国，读懂中
国的历史和人民。

从攀登中看中国， 第一个层面是事实层
面，外化为电影讲述的故事本身。1960年，中国
登山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贡布、王富洲、屈
银华 3 名队员完成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
峰的壮举，但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一直不

被国际承认；1975年， 中国登山队再次冲击
珠峰，共有 9 人成功登顶，并成功测量了珠
峰的海拔。 第二个层面是精神内核层面，内
化为攀登者的信念和情感，加上雄壮磅礴的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之巅的画面呈现，两者交
融成为整部影片的气质与气度。

影片牢牢抓住了两次登顶之间的紧密
关联，当电影在表现第一次登顶后由于未拍
摄下 360度环形影像画面遭到质疑时，王景
春饰演的领导干部，以一种官方的姿态和立
场，并未曾表现出畏惧和受困扰于来自外部
的质疑眼光，未留下影像资料的遗憾，技巧
性地转移到张译饰演的曲松林这一人物内
心塑造当中。二次登顶除了弥补未完成的遗
憾， 还大幅度地增加了科学考察的内容，科
学化的训练、 气象专家和医疗专家的辅助、

更大成功概率的冲顶计划等等，这些内容背后
是一种成长和蜕变。可以看出，创作者试图努
力跳脱出固定模式的主流叙事，将视野与格局
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攀登者》上映后，观众中有一种质疑的声
音，认为影片中的爱情戏份太多，特别是吴京
饰演的方五洲最后冲顶前的关键时刻，和章子
怡饰演的徐缨通过步话机对话的片段。当时观
众想看到的，可能是最后一公里发生的“最大
的”艰险。但从电影创作基本规律而言，“登顶”

这一戏剧悬念在影片开始的十几分钟内就已
经解决了，主要人物完全具备登顶的实力与能
力，而二次登顶的结果，并无成功与否的悬念
存在。而且，北坡登珠峰最大的难度在第二阶
梯处，登上第三阶梯以后的登顶之路就比较平
坦了，客观上并无观众所期待的最后、最大的

危险。所以，冲顶可能也就是对人的耐力极限
和信念的挑战，是攀登者达成心愿、追寻意义
的最后一段里程。影片创作的手法固然有待提
高，但以情感着眼本身无可厚非。今天的年轻
观众可能不能完全理解过往年代里的纯粹而
又克制的爱情，但不能否认类似方五洲与徐缨
这样的故事曾经真实发生过，并成为特定时代
里无数奋斗者的情感动力。

成功的“攀登者”们是世人眼中的英雄，但
电影试图带领观众于顶峰上看众生。英雄离不
开国家的保障、团队的协作以及个人情感上的
支持， 很多人成为英雄背后沉默而坚实的支
撑。山就在那里，这是我们前往攀登的原因。或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需要每个人去跨
越。无论是失意的锅炉工人方五洲，壮志未酬
的曲松林， 还是年轻一代登山队员李国梁、杨

光，电影里这些鲜活的人物都有着各自对个体
价值的判断和追求。

于顶峰上看众生， 可以看到在时代和命
运的召唤下个体生命的自主选择， 可以看到
个体将自我价值融入更高层级精神追求的视
野与格局。 当年轻的登山队员李国梁主动请
命带队登顶时， 预示着新一代的生力军成长
起来； 当李国梁主动选择牺牲自己保护摄影
机时， 促使观众去体悟对选择的尊重和对生
命的尊重。

因为看到， 所以可以想见———当一个生
命、一个民族可以站在世界之巅与整个时空对
话，所有的艰难曲折都可以成为向上的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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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叙事逻辑和抒情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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